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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博
拉
覃
能
（D

eborah
T
annen

）
是
位
社
會
語
言
學
家
，
研
究
的
重

點
一
向
是
不
同
人
群
談
話
的
方
式
。
她
出
版
於
一
九
九
○
年
的
著
作
《
你
怎

麼
就
是
不
明
白
：
男
人
和
女
人
之
間
的
談
話
》
（Y

ou
just

don't
U

nders ta nd

：W
om

en
and

M
en

in
C

o nv ersa ti on

）
，
探
討
的
是
這
樣
一

個
有
意
思
的
問
題
：
為
什
麼
男
人
和
女
人
之
間
的
談
話
往
往
發
生
歧
義
，

最
後
搞
得
不
歡
而
散
？

書
中
，
作
者
引
用
了
大
量
的
例
子
，
列
舉
男
性
和
女
性
對
於
同
樣
的
語

言
情
境
如
何
作
出
截
然
相
反
的
解
析
和
反
應
，
而
他
們
彼
此
對
話
時
，
又
是

如
何
好
心
沒
好
報
，
常
常
莫
名
其
妙
地
就
引
得
對
方
肝
火
大
旺
。
歸
根
結
底

，
覃
能
說
，
是
因
為
男
女
各
有
與
自
身
性
別
身
份
有
關
的
談
話
方
式
，
如
果

硬
要
以
同
性
的
談
話
習
慣
去
要
求
異
性
，
那
難
免
要
引
起
誤
會
和
矛
盾
。

比
方
說
，
路
過
咖
啡
館
，
太
太
對
先
生
說
：
﹁要
不
要
進
去
休
息
一
下

，
喝
點
東
西
？
﹂
先
生
回
答
：
﹁不
要
﹂
，
然
後
若
無
其
事
地
繼
續
往
前
走

。
太
太
大
怒
，
認
為
他
不
體
貼
，
因
為
她
覺
得
既
然
她
關
心
先
生
、
詢
問
他

的
要
求
，
對
方
也
理
應
禮
尚
往
來
，
問
問
她
是
否
要
喝
點
東
西
。
先
生
卻
覺

得
這
樣
的
指
責
毫
無
道
理
，
因
為
他
把
太
太
的
問
題
視
為
簡
單
的
信
息
交
流

而
不
是
委
婉
地
提
出
要
求
，
認
為
太
太
大
可
直
接
表
明
自

己
的
意
願
，
不
需
要
拐
彎
抹
角
。

再
有
，
男
性
如
果
向
女
性
提
起
最
近
發
生
的
倒
霉
事

，
而
女
性
馬
上
提
出
自
己
最
近
遭
遇
的
類
似
遭
遇
，
男
人

立
刻
會
不
高
興
。
他
的
想
法
是
，
﹁這
是
我
的
故
事
，
你

憑
什
麼
也
要
來
顯
擺
？
﹂
可
是
，
對
於
女
性
來
說
，
同
性

朋
友
之
間
相
互
交
流
生
活
經
歷
，
分
享
﹁秘
密
﹂
天
經
地

義
，
甚
至
是
建
立
和
鞏
固
友
誼
的
必
要
工
具
。

而
對
於
男
性
，
提
供
信
息
和
知
識
，
乃
是
顯
示
自
己

權
威
、
建
立
自
己
在
同
性
群
體
中
更
高
地
位
的
常
用
手
段

。
還
有
，
男
人
和
女
人
對
於
﹁歡
暢

的
談
話
﹂
的
定
義
也
完
全
不
同
。
男

人
喜
歡
﹁解
決
問
題
﹂
、
分
享
信
息

的
談
話
，
比
方
說
共
同
討
論
怎
麼
修

車
、
怎
麼
安
裝
電
腦
，
力
求
﹁每
句

話
都
有
目
的
、
都
有
實
際
用
處
，
﹂

這
種
談
話
女
人
則
往
往
會
嗤
之
以
鼻

，
認
為
完
全
沒
有
關
於
個
人
生
活
的
細
節
和
情
感
的
分
享

。
在
分
析
了
男
女
雙
方
談
話
的
多
個
案
例
之
後
，
覃
能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男
人
和
女
人
的
談
話
是
一
種
﹁文
化
之
間

﹂
的
交
流
，
他
們
各
自
都
有
獨
特
的

﹁性
別
方
言
﹂

（genderlect

）
。

男
人
覺
得
人
與
人
之
間
等
級
分
明
、
尊
卑
清
晰
，
所

以
他
們
對
於
談
話
的
詮
釋
和
使
用
為
的
都
是
建
立
上
下
關

係
，
同
時
也
盡
量
讓
自
己
在
競
爭
中
勝
出
。
所
以
那
些
年

輕
時
喜
歡
反
抗
權
威
的
﹁叛
逆
青
年
﹂
到
老
也
許
反
而
會

成
為
非
常
保
守
的
﹁舊
勢
力
﹂
，
因
為
他
們
不
同
年
齡
的
社
會
地
位
不
同
，

因
此
對
於
權
威
的
態
度
也
變
化
了
。
而
女
性
呢
，
覃
能
說
，
一
般
都
盡
可
能

追
求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親
密
關
係
，
不
願
挑
戰
權
威
，
不
願
發
表
不
同
的
意
見

，
擔
心
會
冒
犯
別
人
。

所
以
，
她
們
的
言
辭
常
比
男
性
婉
轉
，
同
意
的
次
數
也
遠
比
反
對
要
多

。
男
人
覺
得
她
們
嘴
碎
，
愛
說
家
長
里
短
，
只
是
因
為
他
們
不
理
解
女
性
談

話
的
主
要
目
的
不
在
於
獲
得
知
識
，
而
在
於
交
流
情
感
，
建
立
友
誼
。
而
女

人
在
他
們
看
來
喜
歡
﹁打
斷
別
人
說
話
﹂
的
習
慣
，
其
實
是
因
為
女
人
急
於

表
達
自
己
的
同
情
、
支
持
。

難
怪
很
多
男
人
都
喜
歡
找
女
子
而
不
是
同
性
傾
訴
個
人
生
活
中
的
問
題

。
覃
能
本
書
發
表
在
二
十
年
前
，
當
時
引
起
轟
動
。
同
時
期
美
國
還
有
約
翰

格
雷
（John

G
ray

）
所
著
的
《
男
人
來
自
火
星
，
女
人
來
自
金
星
》

（M
en

are
from

M
ars

，W
om

en
are

from
V
enu s

）
之
類
的
暢
銷
書
，

說
的
其
實
都
是
類
似
的
道
理
。
不
過
，
比
起
格
雷
，
覃
能
還
重
視
探
究
造
成

男
女
不
同
交
流
方
式
的
根
源
，
指
出
因
為
男
孩
女
孩
從
小
受
的
教
育
不
同
，

所
以
養
成
的
習
慣
也
不
同
。

她
的
結
論
是
犯
不
着
為
了
兩
性
不
同
的
談
話
方
式
上
火
，
但
要
注
意
加

強
溝
通
，
不
要
固
執
己
見
，
造
成
無
可
挽
回
的
嚴
重
後
果
。

不久前，發生
的三件事引發了媒
體關於中美教育比
較的議論。

第一件是經合
組織（OECD）去

年公布的學生基礎能力國際測評
（PISA）最新結果，美國學生成績
平平，而來自上海的學生卻包攬了所
有單項的第一名。

第二件是奧巴馬總統在元月發表
的國情咨文裡談到中國和印度時說：
「他們已經意識到只有通過變革，才

能在世界上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他
們開始盡早着手對孩子們進行教育，
並延長教育時間，更注重數學和科
學。」

第三件是一位美國的華裔移民寫
了本名為《虎媽戰歌》的書，陳述了
作者對女兒的嚴苛家教，受到《時代
》周刊等媒體的關注。

筆者淺陋，不敢對中美的教育妄
加對比。但我想，美國的教育一定不
是一塌糊塗，不然，人家的高科技，
還有那三百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從何而
來？中國的教育，也有可圈可點之處
，我們的孔子，最了不起的業績就是
教育，他推崇的原則叫做 「有教無類
」（《論語‧衛靈公》）。楊伯峻解
釋其意思是：人人我都進行教育，平
等對待，沒有區別。

實際上，孔子的學生裡，既有屬
「富二代」的，如司馬牛，也有出身
「草根」的，如顏回和子路。兩千多

年後，捷克的傑出教育家夸美紐斯講
： 「教育的藝術是把一切事物教給一
切人的藝術。」你看，這兩位先哲的

說法何其相似。如果今天我們要對 「有教無類」四個
字作出新的理解，應當是，不同的學生本具有不同的
天資和潛能，教育這件事，應當是一個促進學生不斷
認識自己，不斷挖掘自身潛能的過程，只要教育的內
容和方式得當，每個學生都可以把自己的潛能發掘出
來。

在現代學校裡，應當盡早地告訴學生為了生活好
必須認真學習，這決不是一種狹隘的鼓動，而是為其
確定一個向上的目標。全人類只有一個家園，你要生
活好，就必須和他人和諧相處，必須學會節約資源，
懂得珍惜環境。生活在互聯網等現代傳媒的包圍之中
的年輕人，應熟悉這些傳媒，懂得其使用方法，但決
不可以沉溺其中。

另外，長大的孩子有一天會為人父母，成為社會
的中堅，考慮到人類的持續發展，學校不應迴避關於
正確處理兩性交往的課程。

和諧社會的成員是和諧的人，因此學校要為努力
為社會培養合格公民。在這方面，當年愛因斯坦有個
提醒： 「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
，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一個和諧
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
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
善的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
──就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
展的人。」

我們不能脫離社會的變化而奢望教育方法的神奇
。教育要能夠成為化雨的春風，全社會得擯棄那種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 「勵志」觀念，還要

努力使優質的教育資源得到合理配置，要進一步改革
刻板的考試和招生制度，並盡量使各行各業的就業者
都有基本保障，只有這些變化都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教育才可能真正平等地珍視每個學生的特點，人們才
可能相信輸贏並不全由起跑線來決定，每個學生才有
可能快樂地來參加一場和自己賽跑的馬拉松。

那時，受教育的人都能擁有完整而豐富的人生，
他們會在生命裡保持着對真理的虔誠和熱情。

教育，這個人類的偉大發明，燦爛文明的父親，
當我們對其評議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認識 「因材施教
」的難能，誠如懷特海所言： 「決沒有普遍適用而簡
單易行的辦法。」

北京市行政區劃
重新調整，將北京市
中心區的四個區變成
了兩個，崇文區和宣
武區分別被它們北邊
的東城區和西城區給

兼併了。
而崇文和宣武數百年走過的歷程中

，孕育了北京的平民文化。
人們通常將崇文、宣武這兩個區稱

為 「南城」。提到北京的南城，人們會
想到大柵欄、宣南會館、天橋、八大胡
同。大柵欄裡的眾多北京老字號大小商
舖非常出名。

康熙八年，同仁堂藥店開張，嘉慶
十六年，馬聚源帽店開業，隨後是內聯
陞鞋店、瑞蚨祥綢緞莊、厚德福飯莊
……到清末，這條街的繁榮發展到頂
峰。

宣武區界內，是北京會館最為集中
的地方。會館，最初是為進京趕考的外
地學子們提供食宿而修建起來的，後來
有外地來京赴任或述職的官員、經商的
商人也多在此留宿，各地在北京建起的
會館就越來越多，這裡先後建過四百
餘處，有的地方一條窄窄的胡同裡就
分布有十幾座會館。

戲園、戲班子多，這也是舊時北京
南城的一大特徵。早在清康熙十年，清
政府就下令 「京師內城永行禁止設戲園
」，目的在於防止八旗子弟耽迷其中，
流於浮蕩。但是卻禁而不止，內城的戲
園反而日見增多。到嘉慶四年，政府再
次下令將內城所有戲園全部遷到外城。
此後的百餘年間，前門外聚集起了廣德
樓、三慶園、慶樂園、廣和園等數十家
著名戲園，夜夜鑼鼓喧天笙歌不絕，而
享譽京城的 「四大徽班」也多在這些戲

園演出。
北京南城，既有繁華商舖，又有梨園戲班，還有青樓

艷妓，不光是內城的八旗子弟在這裡聲色犬馬，這裡也是
漢官、文人、客商們流連忘返的地方。

根據史料統計，在民國元年時，居住在北京外城的居
民所從事的職業，做農、漁業的佔百分之二點八，從事工
業的佔百分之十點七，屬於第三產業商業、服務、文化衛
生等業的佔百分之八十六點五，也就是說，住在北京南城
的 「北京土著人口」，大多是以服務業為生的下層市民：
商舖夥計、手工業者、商販走卒或如駱駝祥子那樣的人力
車伕。

現在回想一下我們通常對老北京文化的印象，多是來
自老舍的幾部文藝作品：《駱駝祥子》、《龍鬚溝》、
《四世同堂》等等，裡面描寫的四合院，其實已經大都是
大雜院，住的人也都是下層市民，這些作品有的直接就是
取材於南城（如《龍鬚溝》，該地後來成為南城的金魚池
大街），而這種北京大雜院（四合院）文化，它應該發端
於北京南城，也具有最典型的北京平民階層的特徵。

南城的天橋市場是為下層市民提供娛樂的場所。裡面
的相聲、雜耍、戲曲與吃喝玩樂混雜在一起，全部露天，
有點類似後來人們看到的北京春節廟會。它的蓬勃生命活
力，孕育出了北京相聲大師侯寶林這樣的民間藝術家，但
它也是各種社會污垢的沉積之地。

在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意識中，南城這地方，好玩，得
享受，卻沒有地位，下賤。

建立在熟人關係上的中
國傳統社會正面臨轉型期，
現代社會人們和陌生人打交
道的機會越來越多， 「能不
能相信陌生人？」這是當下
人人都不可迴避的社會問題

。儘管不少人，尤其是家長，總是告誡不要相信
陌生人，但是時下許多人卻熱衷認識陌生人。近
年來，神州各地陌生人交友聚會活動越來越多。
據報，近日出爐的中國居民溝通指數調查報告稱
，在都市裡主要由陌生人參加的聚會的參與度從
百分之二十六點六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點八。筆
者留意到，時下林林總總與陌生人交往的活動包
括：

─和陌生人 「閃玩」 。 「閃玩」通常是在
短時間內通過便捷的網路形式尋找到志趣相投的
玩伴。都市白領圈近年來流行 「閃玩」，閃友是
來自網路上的陌生人，因為相同的目標而一拍即
合，在網上約定時間，見面後立即閃玩，去打球

、野餐、登山、品茶、唱歌…… 「閃玩」一般不
超過一天時間，費用AA制。有閃玩族稱，閃玩可
以排遣寂寞、釋放壓力、開闊視野，結識新朋
友。

─和 「熟悉」 的陌生人交友。與 「閃玩」
不同，有眾多網友通過博客、博客圈、微博、論
壇等網上平台，經長時間思想交流熟悉後，再發
展面對面的現實友情。廣州江女士寫博客四年多
，結識了一群五湖四海的博友，大家以文會友友
誼日增，最近 「水到渠成」約會聚餐，面對面談
文論道。江女士說： 「博客讓志同道合的博友們
在虛擬世界相識，在現實社會約會見面前，其實
已是 『未曾謀面的熟人』，或者可以說是 『熟悉
的陌生人』。」

─和陌生人相親。近年來，內地頻繁舉辦
大規模相親活動， 「八分鐘約會」、 「六人晚餐
」等成為內地新型交友形式，被用於安排素昧平
生的男女見面交友。 「八分鐘約會」，通常是由
組織者安排一群陌生男女分成若干小組交談，每

隔八分鐘變換交談夥伴，使每個參加者都有機會
與所有異性交談。例如，去年在杭州舉辦的第二
屆 「中國相親大會」，八萬人共同創造了 「史上
最大規模八分鐘約會」。比 「八分鐘約會」更進
一步， 「六人晚餐」則是六個完全陌生的男女圍
坐在一起聚餐聊天，在陌生人中尋找自己的朋友
。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都有 「六人晚餐」聚會
活動，參與者可以通過組織者，事先對其他陌生
人的背景進行大致了解，然後在輕鬆愉悅的氛圍
中會面。

─和陌生人擁抱。 「抱抱團」起源於美國
，二○○六年引入中國，並迅速風靡各大城市。
不少 「抱抱團」公益活動，希望傳遞溫暖與關愛
，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和隔閡。

今年初，佛山舉辦了 「佛山你好」主題活動
， 「我們可以擁抱一下嗎？」徵得過路人同意後
，百名志願者在冷風中的街頭擁抱陌生人，展現
佛山人的熱情。去年秋冬以來，石家莊、大連、
蘇州等地也舉辦過街頭 「抱抱團」公益活動。

曹雪芹給王熙鳳下的判詞有四句
： 「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
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
哀。」 第三句這七個字應該如何理解
，長期以來眾說紛紜。

筆者試作一番解釋。王熙鳳嫁給
賈赦的庶出之子賈璉後發現，在榮府，賈母是至高無上
的董事長，王夫人是大權在握的總經理，而自己的公婆
則與公司高管貌合神離、勾心鬥角，是靠邊站的閒人。
自己若是站錯了隊，選錯了立場，等於自絕於當權派，
萬難有出頭之日。

所以，為了攫取穩定的權力和地位，她不惜疏遠自
己的公婆，轉而死心塌地投向了 「執政黨」一邊，唯賈
母、王夫人馬首是瞻。

為達目標，她剔除了其邏輯中的是非公道之別和真
假善惡之分，而只依據領導的喜好與厭惡、肯定與否定
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譬如，她與黛玉之間的關係是融
洽的，平日裡對黛玉的生活起居多有照顧，不過，這是
因為她看出了賈母對黛玉的憐愛，而當賈母和王夫人最
終選擇寶釵作為寶二奶奶的時候，她立刻見風使舵，使
出偷樑換柱之計，充當了扼殺寶黛愛情的劊子手。正是
靠着這個 「聽從」、 「服從」、 「盲從」之 「從」，王
熙鳳得以成功地切割與榮府 「在野黨」的關係，受到最
高權力擁有者的青睞與賞識，在 「一個個不像烏眼雞，
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探春語）的

榮府中脫穎而出，被擢拔為執行總經理，成為眾人須仰
視才見的實權派人物。這個時候，王熙鳳骨子裡的 「令
」的一面因其掌握了實權而破繭而出。所謂 「令」，即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之 「令」，即 「發號施令

、令不虛行」之 「令」，更是 「目使頤令、挾主行令」
之 「令」。

作為榮府日常運行的掌控者，她條分縷析，協調各
方。秦可卿死前託夢時曾說她是 「脂粉隊裡的英雄」
（第十三回），可見其管理能力非凡。

不過，在執掌權力的過程中，王熙鳳的人格缺陷乃
至人性之惡得以充分暴露。一方面，她看人下菜碟，在
刻意討好 「執政黨」的同時，對趙姨娘母子等 「在野黨
」勢力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壓，甚至連自己的公婆都有意
疏遠，以至於邢夫人也嫌她 「雀兒揀着旺處飛」（第六
十五回）；另一方面，她對下冷酷刻薄，不僅拖欠剋扣
員工工資，還動輒體罰員工，連興兒都說她 「心裡歹毒
，口裡尖快」， 「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喜歡」，
「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第六十五回）與此

同時，她還將應按時發放的榮府各色人等的月例錢偷偷
拿出去放貸生財，據為己有。平兒曾偷偷對襲人說：
「這幾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
─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第三十九回）
更有甚者，她還肆無忌憚地玩弄權術。

譬如賈璉偷娶尤二姐後，她唆使已經退親的張華告
狀，以此要挾敲了尤氏五百両銀子，最終設計將尤二姐

逼死。王熙鳳 「挾主行令」，所向披靡，看起來權高威
重，志得意滿，實際上正如她的家人興兒說的： 「合家
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人，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
面子情兒怕他。」（第六十五回）可見她只知道哄好賈
母與王夫人就能穩居權力寶座之上為所欲為，卻不知道
張狂的權力一旦與最深厚的民意相違背，表面平靜的權
力寶座下必將升騰起熊熊烈焰，最終吞噬一切。

因此，當她的最大靠山賈母有一天忽然去世，情況
立刻急轉而下─那些積壓已久的不滿、抗拒與敵視，
一股腦兒向她襲來：由於邢夫人的掣肘，她在辦理賈母
喪事時力絀難支，連下人們都使喚不動；王夫人、鴛鴦
這些原先同一戰壕裡的戰友，逐漸對她心生不滿；心力
交瘁一病不起後，自己的丈夫賈璉 「竟像不與他相干的
」（第一百一十三回）……權消勢散、心灰意冷的王熙
鳳終於如燈油耗盡，一命嗚呼。 「人木」為 「休」，王
熙鳳之 「休」或許如有些研究者所說的是被賈璉所
「休棄」，或許是暗示其權勢消散之 「休」，或許是

直言其生命走到盡頭之 「休」。
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此一 「休」字當與其權力

之消亡息息相關。
「一從二令三人木」，這句話從深層次上闡釋了在

集權統治社會裡一個人從掌權到弄權再到喪權的全過程
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某種規律：當權力由集權者個人私相
授受而非依靠某種公平公正的程序和機制賦予的時候，
渴望擁有權力的人往往會泯滅內心的道德、是非底線，
放棄真誠、善良、美好的普適原則，轉而採取無原則的
逢迎、巴結、唯上、唯權的方式，以博得集權者的接納
與認可；而這樣的人一旦擁有了權力，也很有可能自然
而然地成為媚上欺下、結黨營私、奸詐狡黠、貪贓枉法
的混蛋官員；最終，因為某種特殊的機緣，譬如靠山倒
掉、腐敗暴露等，這樣的弄權者也必然會遭受身敗名裂
的可恥下場。

豆
製
品
在
我
國
有
着
悠
久
的
製
作
與
食
用
史
，
這
是
因
為
中
國
是
豆
腐
的

發
祥
地
，
而
絕
大
多
數
豆
製
品
又
都
是
以
豆
腐
為
原
料
製
作
的
，
如
豆
腐
乾
、

豆
腐
乳
、
素
雞
等
等
。
我
國
的
豆
製
品
不
但
歷
史
悠
久
，
還
種
類
繁
多
，
以
豆

製
品
做
成
的
菜
餚
則
更
是
成
千
上
萬
，
令
世
人
讚
嘆
。

面
對
我
國
花
樣
品
種
多
得
讓
人
眼
花
繚
亂
的
豆
製
品
，
外
國
人
常
會
因
不

懂
或
聞
所
未
聞
而
鬧
出
笑
話
或
誤
會
。
一
九
四
九
年
，
華
人
名
作
家
、
翻
譯
家

梁
實
秋
赴
美
鬧
出
的
豆
腐
乾
風
波
便
是
典
型
的
一
例
。
梁
實
秋
酷
好
家
鄉
浙
江

餘
姚
的
豆
腐
乾
，
因
此
在
這
次
赴
美
國
時
也
帶
了
一
包
。
誰
知
在
進
入
美
國
海

關
時
，
關
員
不
認
識
豆
腐
乾
，
問
梁
是
什
麼
東
西
。
梁
答
說
是
豆
腐
乾
，
還
解

釋
說
是
用
豆
腐
脫
水
製
成
的
。

但
美
方
關
員
不
信
，
堅
持
認
為
是
肉
製
品
，
要
予
以
沒
收
，
梁
實
秋
當
然

不
幹
。
於
是
請
來
了
美
國
農
業
部
的
專
家
作
鑒
定
，
梁
再
一
次
向
這
位
專
家
介

紹
了
豆
腐
乾
的
原
料
、
製
作
方
法
、
營
養
價
值
及
烹
製
方
法
。
那
位
專
家
對
豆

腐
乾
摸
了
又
摸
，
聞
了
又
聞
，
在
最
終
確
認
是
大
豆
製
品
後
，
美
海
關
人
員
才

准
予
放
行
。

豆
製
品
可
粗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類
是
以
豆
漿
製
作
的

，
例
如
豆
腐
腦
、
腐
竹
及
豆
腐
等
；
另
一
類
則
是
以
豆
腐

為
基
礎
製
作
的
，
如
前
面
提
到
的
豆
腐
乾
、
豆
腐
乳
等
。

在
前
一
類
豆
製
品
中
，
豆
腐
腦
與
豆
腐
都
是
通
過
用

鹵
水
或
石
膏
等
促
凝
劑
點
製
豆
漿
，
使
其
中
的
蛋
白
質
凝

固
而
成
的
，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點
豆
腐
腦
時
用
的
促
凝
劑
要

比
點
豆
腐
時
用
得
少
些
。
腐
竹
則
是
用
煮
豆
漿
時
，
豆
漿

液
面
上
凝
結
的
一
層
薄
皮
製
作
的
。
以
豆
腐
為
基
礎
製
作

豆
製
品
的
方
法
很
多
：
可
通
過
上
霉
發
酵
製
作
豆
腐
乳
，

也
可
以
用
壓
實
去
水
的
方
法
製
作
豆
腐
乾
、
豆
腐
皮
等
。

在
製
作
豆
製
品
時
，
若
添
加
不
同
的
佐
料
，
還
可
以
製
成

不
同
風
味
的
小
吃
。

豆
製
品
既
能
入
菜
為
餚
，
也
可

以
當
主
食
吃
。
將
豆
腐
皮
切
絲
便
是

乾
絲
。
乾
絲
若
經
微
碱
水
浸
泡
即
會

變
得
細
膩
滑
爽
，
把
這
樣
的
乾
絲
撈

出
加
以
焯
煮
後
，
起
出
漿
盤
，
再
撒

上
葱
絲
、
香
菜
、
鹽
水
花
生
，
淋
上

點
醬
，
即
成
為
一
種
飯
菜
合
一
的
小

吃
。
這
種
小
吃
以
江
蘇
泰
州
的
最
為
有
名
。

安
徽
鳳
陽
有
道
名
為
﹁鳳
陽
釀
豆
腐
﹂
的
小
吃
。

相
傳
是
當
年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落
泊
時
，
從
一
家
寺
廟

中
化
緣
所
得
，
實
際
上
就
是
普
通
的
豆
腐
加
點
爛
菜
葉
。

後
來
朱
當
了
皇
帝
，
便
命
人
在
御
膳
房
中
複
製
這
種
菜
。

面
對
吃
遍
山
珍
海
味
的
皇
上
，
御
廚
們
當
然
不
敢
原
樣
複

製
。
他
們
將
肉
末
、
蝦
仁
、
雞
蛋
等
原
料
添
加
進
來
，
遂

製
出
了
讓
皇
上
滿
意
的
釀
豆
腐
。
後
經
數
百
年
的
不
斷
改

進
，
便
成
了
今
天
的
鳳
陽
特
色
小
吃
﹁鳳
陽
釀
豆
腐
﹂
，

它
還
有
個
好
聽
的
名
字
︱
︱
﹁瑪
瑙
白
玉
﹂
。

武
漢
﹁老
通
城
﹂
酒
樓
有
一
道
名
為
﹁三
鮮
豆
皮
﹂

的
小
吃
。
毛
澤
東
、
朱
德
、
劉
少
奇
、
周
恩
來
等
以
及
外
國
元
首
金
日
成
、
西

哈
努
克
等
食
後
皆
讚
嘆
不
已
。
毛
澤
東
還
對
酒
店
的
工
作
人
員
說
﹁豆
皮
是
湖

北
風
味
，
要
保
持
下
去
。
你
們
為
湖
北
創
造
了
名
小
吃
，
人
民
感
謝
你
們
。
﹂

不
過
，
三
鮮
豆
皮
的
皮
是
精
製
的
米
漿
皮
，
豆
是
脫
殼
綠
豆
，
三
鮮
則
是
鮮
肉

、
鮮
筍
與
鮮
菇
，
卻
未
用
到
黃
豆
（
即
大
豆
）
，
而
嚴
格
說
來
，
豆
製
品
的
原

料
歸
根
結
底
是
離
不
開
黃
豆
的
，
所
以
三
鮮
豆
皮
還
不
能
算
是
真
正
意
義
上
的

豆
製
品
小
吃
。

在
製
作
豆
製
品
時
，
擠
壓
豆
腐
所
產
生
的
水
被
稱
為
豆
腐
水
，
其
溫
度
約

為
二
三
十
攝
氏
度
。
這
種
水
又
暖
手
又
去
污
，
早
年
間
的
冬
天
，
常
被
人
接
去

洗
手
暖
手
。

如
今
這
水
已
沒
人
接
用
，
成
了
一
種
廢
水
，
如
不
經
處
理
，
直
接
排
入
江

河
，
是
會
污
染
環
境
的
。
豆
腐
水
也
是
一
種
﹁豆
製
品
﹂
，
只
不
過
有
點
另
類

│
│
是
製
豆
製
品
的
副
產
品
。

雞同鴨講 馮 進

造
就
和
諧
的
人

言
止
善

說􀎠一從二令三人木􀎡
盧荻秋

陌
生
人
吃
香

行

健

豆製品趣話 季旭東

北
京
平
民
文
化
源
於
南
城

許

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北
京
滄
桑

（
資
料
圖
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